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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霸王别姬》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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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景德镇学院继续教育部，江西景德镇 333000；2. 九江市庐山区小太阳外国语学校，江西九江 332000）

摘 要：电影《霸王别姬》改编自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由陈凯歌导演，张国荣、张丰毅、巩俐主演。 故事以中国近
半个世界的历史发展为背景，影片情感强烈，情节曲折，影像色彩绚丽，人物形象塑造深刻，讲述了一个妓女与两个京剧
演员的情感纠葛， 特别是主人公程蝶衣的悲惨一生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影片从外部原因内部矛盾揭示了导致悲剧的根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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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碧华的小说与陈凯歌电影
（一）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

1、李碧华的创作动机

《霸王别姬》里蝶衣身份的迭起，性别的混乱与当时香港

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香港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也是一种特异

文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的双重性，所谓双重性就是对于

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叙事， 香港都是被放逐的他者， 没有归属

感。 香港被“他者化”也是殖民统治的摧残，当把西方当作“自

我”的面具，中国就“他者”化了。 但在对西方社会的“他者化”

中，中国性就又变成了挥之不去的“自我”基点。 这种“自我”和

“他者”反复的换位，其实也就是文化上的错位或失位，它导致

进退失据的“错置”感，并构成了身份焦虑的深刻根源。 在香港

人眼中， 中华民族文化只可以作为一种可以缅怀的凭吊的情

怀，却无法挽留也无意挽留。 正是这样一个身份的踌躇状态，

导致李碧华在创作《霸王别姬》的时候，隐隐的折射出自己以

及香港这样一个尴尬的身份。 蝶衣所谓的一些靠山都给他带

来了无法愈合的伤害， 这也象征了当时香港文化和政治的漂

泊感。 当时九七回归，香港人离开故土，移居海外，这导致了李

碧华自身的焦虑， 而在这种焦虑下她在小说里让小楼和蝶衣

都离开了大陆在香港重会。 程蝶衣悲剧性的一生可以说也都

源自他对自身身份的焦虑，蝶衣一直纠结着“我本是男儿郎”

或是“我本是女娇娥”，尽管自己奋力反抗，可是社会给他的期

待早就决定了他是“男儿郎”还是“女娇娥”，根本无力反抗，而

就李碧华自身而言，这就象征了香港政治文化，也没有反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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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在边缘漂浮。 也就是在这种焦虑下，注定故事里的人只能

在爱情边缘游离甚至沦陷。

2、李碧华的思想观念

李碧华在《霸王别姬》里塑造了一个男儿身坚贞的“虞姬”

来对传统正典进行反讽和颠覆，反而在塑造另一个主人公“霸

王”段小楼的时候，描写了男权社会里，男人的无奈与软弱。 李

碧华不会去刻意迎合谁，她追求作品“先娱己再娱人”，所以在

她的作品所构成的影像世界中，女子是绝对的主角，《胭脂扣》

里痴情的等候 50年的名妓如花，《青蛇》里为夫君上天下水的

白蛇，《潘金莲之前世今生》 的复仇女神……她们或多情或决

绝但个个活色生香， 而对男性角色的描写则表现出她对男性

的失望，笔下比比皆是男子的懦弱和不可信任。

李碧华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家。 她对男人剖析的太过透

彻，很难有完全的信任，以至于导致她故事里的女主人都是在

看透后的失望，基本上不会出现完美的爱情、美满的结局。 将

生活的残酷面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叫人觉得残忍，却又

无力反抗，因为她所表达的正是残酷的现实。 用李碧华笔下的

这句话来解释她笔下那些女子们的爱情大概是最合适的：“这

便是爱情：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 其

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

并无想像中之美丽。 ”所以，在作者开笔前，从作品期待的角度

看就注定了这篇《霸王别姬》是出爱情悲剧。

（二）陈凯歌的艺术再造

在 20世纪 90年代多重的文化挤压之下， 在喧沸而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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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商业、市场的旋涡深处，在为特定的现实政治所造成

的历史失语症的阻塞之中， 香港畅销书作家李碧华的小说为

陈凯歌提供了完美的素材。 凭借着李碧华的故事，陈凯歌将对

中国历史的繁复情感，将对似已沉沦的、想象中的中国文化本

体清晰地浮现出来。 在影片《霸王别姬》的故事中，真切清晰地

展现了中国现当代编年史， 这段对陈凯歌及其同代人有着切

肤之痛的现当代中国历史。 在影片中只是背景般地映衬出一

个绝望的“三角恋爱”，每一个负载中国人太过沉重的记忆的

历史时刻，都仅仅作为一种背景放映，为人物间的真情流露与

情感讹诈提供了契机与舞台。 他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目光审视

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所积淀的文化传

统。

《霸王别姬》 中程蝶衣无疑是作者与导演最得意的角色，

与李碧华不同的是，陈凯歌说“程蝶衣必须死，因为唯有死，才

能让爱变得更有力度。 ”他的故事与历史上的烈女为了自己的

男人死了而殉情的故事相似，蝶衣的痴迷是圣洁的，他的死与

贞烈女子的所作所为非常吻合， 这与李碧华显然有很大的不

同，小说的结局带着讽刺现实残酷的意味，两位主人公后来都

过着平淡至极的生活，两人苟且偷生直至活成垂垂老朽。 我们

不得不承认他的改动是精彩的：一个毕生追求完美的人，怀着

执着的爱与梦想，在不完美的世界中辗转漂泊，最终将演绎了

一生的大戏在至为完美的时间和地点落幕，这是一个最震撼，

最具冲击力的结尾， 使程蝶衣这个人物带有古希腊悲剧英雄

的那种宿命意味。 电影中的戏剧性， 悲剧性的自杀正是呼喊

“我就是程蝶衣”的为艺术执着的男性导演陈凯歌赋予的。

另一处很大的不同是原著小说与电影在菊仙的“故事”上

的情节改编， 前后最强烈的反差对比是菊仙自己赎身时老鸨

的态度。 李碧华小说原著中，当菊仙自己赎身的时候，老鸨最

后是“握着她的手依依不舍，还送予一个玉镯子”这体现了一

种在男权社会下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甚至是一种温暖的

“姐妹情谊”。 而陈凯歌设计的菊仙自我赎身时老鸨恶毒的说

出：“窑姐就是窑姐，这就是命”。 男性导演陈凯歌借老鸨的嘴

说出了男性心底对菊仙这样女子的判决， 表现了当时的男性

社会下，菊仙至高理想是做个“良家妇女”的不可行性。 李碧华

与陈凯歌截然相反的态度提醒我们， 经过千年儒家思想的灌

输， 牢固的男权观念仍在如今社会主义艺术家的头脑中阴魂

不散。 李碧华一直在小说中宣扬女性权利，而无形中导演却还

是陷入了父权的漩涡，这无形中又加深了《霸王别姬》的悲剧

性。

二、《霸王别姬》的悲剧性因素分析
（一）强权压力下的悲剧（外因）
1、传统文化下的性别改写
中国的传统教义就是“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

影片中这种传统更是无处不在。 从艳红丢下一句“您只要收下

他，怎么招都成”开始，小豆子的命运就已经开始走向悲剧。 小

豆子一开始就被师父指派为旦角，但这却不只是简单的生角、

旦角的指派， 而是传统戏剧文化下的性别改写，“中国戏曲的

高度写意性为男旦女生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封建礼教男女

大防之戒律， 使这种可能性在很长年代里成为一种必须遵循

的行业规范。 ”而这种规范的维护者关师傅可以说是传统历史

文化背景下走出来的严师厉父形象， 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封

建家长所特有的冷酷、专制和强权。 他的教育理念是“非打即

骂”，从上第一堂课压腿开始，小豆子疼得直嚷嚷，老师爷听着

只是笑着说“要想人前显贵，您必得人后受罪”，这种制度，不

是喜福成的规矩，是整个梨园行的传统，关师傅也只是用传统

来维护传统。 从一开始，关师傅就让小豆子出演旦角，只因为

他清秀的脸蛋儿和娇嫩的身形，并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以至

于《思凡》里的一句对白“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 ”小豆

子却一直背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这不是因为小

豆子天生愚笨，而是他潜意识里绝望的反抗，对性别倒错的顽

强的抵抗，也是对自己整个命运的抵抗，这个时候的小豆子，

对自己的性别还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他还有对自己身份的一

种正视，还在顽强地抗争。 虽然他是被迫入了这行，但是他既

然要吃这碗饭，就得“认命”，要是他非不认命，就自然有人有

方法让他认命。 小豆子为了他的“男儿郎”身份，自然也得挨

打，他面对这种铺天盖地的打依然不肯低头，他不吭声也不讨

饶，任由师爷打烂了自己的手掌，小石头说“别浸水，手毁了就

唱不了戏了”，他更是把手浸到水里，试图毁了自己来做最坚

强的抵抗， 他宁愿废了这手， 也不肯接受文化暴力的性别改

写，可是这招之而来的依然是一轮又一轮的摧残。 除了对小豆

子性别身份的纠结， 影片也从别的师兄弟们的遭遇上揭露了

以关师傅为代表的文化暴力的残酷， 小豆子和小赖子一起逃

出去，当大家看到戏台上的“角儿”个个情绪激昂大声喝彩的

时候，小豆子和小赖子却看哭了，小赖子泪流满面的一句话，

更是道破了梨园行的文化体制“他们怎么成的角儿啊？ 得挨多

少打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啊？ ”后来小赖子的死，让小豆

子看清了一个事实，就是在这种残酷的文化体制下，要么就不

活，要么就要成角儿，离开了体制，下场也将是残酷的。 后来那

爷到戏班儿来选角儿，小豆子因为背错《思凡》要连累整个戏

班儿的时候，一直护着他的师哥小石头也同样对他施行暴力，

用师父的烟斗在他的嘴里一阵乱搅，小豆子呆坐了一阵儿，终

于缓缓站起身来，仪态万千，带着迷醉淡定的眼神念起了“我

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所有人都笑了，也包括他自

己。 就这样，小豆子彻底成为了传统文化精神的受害者，接受

了性别倒错的事实。

2、强权社会下的精神、肉体凌辱

《霸王别姬》作为一部征服世界影坛的电影，很重要的一

个要素就是赤裸裸的将中国的历史现状做为背景展现在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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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透过人物境遇来表现历史暴力，又透过历史暴力来表述

人物悲剧。

小豆子终于在文化暴力的摧残下混淆自己的性别， 接受

了“我本是女娇娥”这样一个身份，小赖子的死，也让他听进去

了师父的话“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所以，这时候的小豆子

决心要好好唱他的戏，可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里，这种简

单的梦想总是不能顺顺利利的实现， 他要面对的还是一次又

一次的摧毁性的打击。 小豆子在种种压力下完成了“我本是女

娇娥”的过渡，被那坤看上，去张公公府上唱戏，第一次和小石

头在台上唱了出《霸王别姬》，前清太监张公公，却用这样一种

势力，逼迫小豆子去府上“伺候”他。 关师父试图阻止，可管家

说“老规矩了，多少年的老规矩了！ ”这也可以看出，封建社会

这种制度的黑暗，正如台词所说“您说这虞姬她怎么演，她都

有一死不是？ ”这是对“老规矩”讽刺，说明这不是仅仅对于小

豆子个人的暴力，而是陈凯歌对历史的揭露与控诉，同时也是

为后面程蝶衣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虞姬是终有一死的。 小豆子

被梦魇般的张公公实施了肉体上的凌辱， 同时精神上也是备

受摧残，这更深入了他的性别转变。

程蝶衣和段小楼终究是成了角儿了，光鲜靓丽的角儿。 可

是尽管如此他们也还是没有逃脱黑暗势力的侮辱和损害。 又

是一出《霸王别姬》，蝶衣被袁四爷看上，蝶衣先是予以拒绝，

但是在小楼的背叛下，蝶衣是赌气还是迫于压力，总之他接受

了四爷的“栽培”。 袁四爷表面上是对蝶衣的爱惜，其实是在蝶

衣情感受挫后的诱惑，趁人之危，以及昂贵礼物的收买，而后

来对蝶衣的援救，其实也是受了菊仙的威胁，为求自保，这更

说明了他对蝶衣感情的玩弄，对于他，蝶衣始终是个戏子。 袁

四爷对蝶衣的欣赏和救赎， 其实也将蝶衣推向了更深层的深

渊，蝶衣由之前的徘徊，转而对这种黑恶势力的顺从、配合，以

袁四爷为代表的黑恶势力终究还是使蝶衣沉溺在痛苦的漩涡

中。 日本侵略中国，恶势力继续蔓延到蝶衣这样的下层人民身

上，日本军官穿上小楼的戏服，小楼同日本人产生了冲突，最

终小楼被日本人扣起来了， 要蝶衣去给日本人唱堂会才肯放

人，面对凶残的侵略者，蝶衣为了换取小楼的自由，只能乖乖

地顺从。 正是由于这次堂会，给蝶衣安上了个汉奸的罪名，也

使他和小楼不和。 这股黑势力又一次的将蝶衣推向了悲剧人

生。

3、政治暴力下的身份危机

终于赶走了日本人，中国人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

可是蝶衣的厄运并没有随之结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始终

是饱受各种强权恶势力的摧残、凌辱。 蝶衣的悲剧不是抽象的

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纠纷， 而是在这样一个一个特定文化历史

深度和黑暗社会冲突下的产物， 蝶衣接下来所要面对的依然

是一个强大的、罪恶的、病态的社会。 屏幕上写着“一九四五

年·日本投降”，接下来，蝶衣在舞台上向国民党伤兵展示艺术

和美，但是在他们眼中，国粹毫无价值，那些伤兵在台下制造

喧哗和骚乱，用手电晃照程蝶衣，甚至还对程蝶衣的女性扮相

产生了龌龊猥亵的念头，冲上台去对他进行围堵、羞辱，面对

这样一群极端无耻下流的国民党分子，程蝶衣不知所措。 只看

着这群人用纯粹的武力破坏，戏院被砸，小楼被打，菊仙流产。

在这种毫无秩序可言，混乱的政治格局下，所有的个体都显得

势单力薄，苍白无力，留给蝶衣就是无尽的慌乱和惊恐。

菊仙对小楼说“你这个师弟啊，也不知道是这世道跟他找

别扭还是他跟这世道找别扭， 总是轻省不了， 早晚还得出乱

子。 ”确实没错，终于还是出了乱子，如果说之前只是政治暴力

在他身上的小试牛刀， 那接下来给蝶衣的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打击。

解放后， 蝶衣依然抱着对京剧的传承在给年轻人讲京剧

的要领，发表对现代戏的看法，可是，这带来的不是大家的认

可，而是质疑，甚至到最后，连“虞姬”的身份也被剥夺，随后小

楼也一步步地向暴力屈服，蝶衣敬重、爱恋的“霸王”最后跪在

红卫兵脚下，与蝶衣相互揭发，更是由最开始的迫于淫威的揭

发到最后主动的揭发给了蝶衣致命的一击。 当小楼揭发菊仙，

并说不爱她的时候，这不仅让菊仙对这个男人彻底失望，也导

致小楼在蝶衣心目中正直、厚道、豪爽的男子汉形象彻底的崩

溃。

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蝶衣不仅对“霸王彻底”绝望，也

使他对京剧的传承感到绝望，“我早就不是东西了， 可你楚霸

王都跪下来求饶了，那京戏它能不亡吗？ ”京戏都没了，“虞姬”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这却是他仅有的身份，这种身份的丢失

使他彻底失去了自我。 这种社会、政治对艺术对个人造成的悲

剧在《霸王别姬》中表露无疑，传统文化的压制、军阀统治的混

乱、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共产党统治的无

奈，让人在同情主人公遭遇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这种政治

暴力的反思。

（二）戏里戏外“虞姬”的执着———从一而终

1、对师哥段小楼的“从一而终”

这部 2小时 51分的电影，似乎都是围绕着一个关于“从

一而终”主题进行着。 程蝶衣无疑是整部电影的核心人物，由

张国荣出神入化地演绎了这个哀婉的角色，“一笑万古春，一

涕万古愁”。 蝶衣这个轴心人物，不管是对师哥的爱还是对京

剧，都像师父说的“从一而终”。

蝶衣对小楼的爱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 为了小楼他甚至

放弃自己一直的坚持，不断地妥协。 为了给小楼宝剑，他向袁

四爷妥协，为了小楼的自由，他去给日本人唱堂会。 在舞台上，

他演的是虞姬，而在舞台下的他简直就是个“虞姬”，但“从一

而终”只是虞姬的事儿，在生活面前，小楼只是个唱戏的，站在

戏台上，他可以深情款款，铮铮铁骨，可脱了戏袍，他只是千千

万万凡夫俗子中的一个。 对于这一点蝶衣不是不明白，只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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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承认，他只愿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蝶衣说要跟师哥唱一辈子的戏，“差一年，一个月，一天，

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

可小楼却说“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 唱戏得疯魔不

假，可要是活着也疯魔……在这人世上，在这凡人堆里，咱们

可怎么活哟？ ”这是在小楼和菊仙定亲前蝶衣和小楼在化妆间

的一段对话，蝶衣是够疯魔了，可正如小楼讲的，在凡人堆里，

他们可怎么活啊。 虽然整部电影都没有正面描写小楼对蝶衣

的爱是怎样一种态度，甚至他到底明不明白蝶衣的想法，也没

有直接表达， 可从他们的对话中分明可以看出小楼是揣着明

白装糊涂，小楼说“你是真虞姬，我是假霸王”，在生活中，小楼

也是个爷们，他没办法面对这样一种所谓的“畸形”的痴迷，但

在“文革”批斗时，他分明是在乎蝶衣到底有没有跟袁四爷做

过苟且之事，他是在乎蝶衣的，只是不肯面对。

“从一而终”本来就是件忠贞美好，错就错在一厢情愿，明

知道对方只是“假霸王”还是一头栽进去不能自拔，尽管他遭

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但最终他还是没办法放弃这种痴迷

的爱。 所以在多年以后，他再度和师哥同台的时候，他选择了

终结，陈凯歌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成全了他的“从一而终”，也许

是因为蝶衣已经负载不起这份太深的爱， 负载不起时代的变

更，他不想再在那个连仁义道德都模糊了的年代里苟且偷生，

像师父说的“人得自己成全自己”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的方式

完成了他的“从一而终”，一个时辰都没少，以“虞姬”的方式，

完美谢幕。

在即将结束之前， 蝶衣喃喃念到了开篇一直重复的《思

凡》，依然是“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只是时隔那么多

年之后的突然醒悟，对于蝶衣来说，又是残忍的，他以男儿郎

的身份却以“虞姬”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命，也结束了

整个故事。

2、对京剧艺术的“从一而终”

正如前面说到的，蝶衣的“从一而终”“不疯魔不成活”他

说的“一辈子”不仅仅指的是对师哥的爱，对京剧他更是“疯

魔”到了极致，以至于把这种疯魔带到了台下。 影片中贯穿始

终的除了这三角的恋情，另一个就是对京戏艺术的追求，从小

豆子和小赖子一起逃跑，看到了光鲜亮丽的角儿的时候，小豆

子明知道回去就是一顿又一顿的毒打， 还是毅然决定重回喜

福成，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有了方向，他确定了自己要唱一辈

子的戏，而后来小赖子的自杀更是让他明白了师父说的话“人

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小赖子没有成全自己，他背离了体制，

所以不属于舞台。 小豆子决心对京戏“从一而终”，把中国人骨

子里那股韧劲儿，耐力和忍辱负重的精神全倾注到京剧里。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蝶衣跟小楼终于成了角儿了，

尽管此时蝶衣还是受到了张公公的凌辱，袁四爷的猥亵，但是

只要他还是属于戏台的，至少他还是快乐的。 就像小楼说的，

他是个戏痴，戏迷，戏疯子，京剧就是他的全部，他始终是入戏

太深。

对于袁四爷，一直不想用反派人物的角度去看他，其实蝶

衣之所以接受袁四爷， 并不仅仅是因为在师哥背叛时四爷的

趁虚而入，不仅仅是因为宝剑的诱惑，其实重点也是因为他对

京戏的痴迷与蝶衣产生了很大的共鸣。 袁四爷第一次出场和

小楼争执霸王回营亮相到与虞姬相见到底是七步还是五步的

时候，虽然略带敌意，故意要为难小楼，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

以看出这个“戏霸”对京戏的执着甚至超过了小楼这个行家，

渗入到细节。 哪怕到最后被送上断头台，他还淡定地迈着四方

步。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蝶衣对京剧的痴迷，也只有袁四爷

懂了，一个戏痴一个戏霸，这两人也该是成为知己的，可是这

世道终究是容不下他们。

再说蝶衣给日本人唱堂会， 这次堂会使蝶衣被安上汉奸

的罪名，审判时，蝶衣说“我恨日本人，可是他们没打我……要

是青木还活着，这京戏就传到日本国去了。 ”没错，日本人是凶

残， 是暴力， 可蝶衣分明记得在堂会上日本人全神贯注的欣

赏，记得他们热烈的掌声，相比较国民党、共产党，他更看到这

样一个外来的民族对中国国粹的尊重。 所以，此时就算是为了

生存，蝶衣也不愿意出卖这种对京戏的尊重，为了京戏他可以

放下民族的芥蒂只为了传承文化，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蝶衣说了要“从一而终”，哪怕师哥一再地背叛他，他都没

有放弃这种坚持，唱一辈子戏是程蝶衣永远不变的梦想，他的

光华是依附于京剧文化的光华， 他的命运也必须随着京剧文

化的起伏而起伏。 所以一旦京剧艺术面对历史压力而不得不

屈服迎合时，固守执着的程蝶衣便只剩下撕心裂肺的绝望。

小说的结局就如同一张历尽沧桑，脂粉尽褪的素颜，没什

么英雄美人，也没什么永垂不朽，李碧华一字一顿地写到“戏，

唱，完，了”，让蝶衣继续在肮脏的社会里游荡。 而电影的结局

就如同前面说的，虞姬怎么演都得一死，所以无论蝶衣最后的

心态有着怎样的变化， 没人再去计较他说的要跟师哥唱一辈

子的戏，重点是“师哥”还是“戏”，始终他都得是一死才能圆了

他“从一而终”的梦。 ,所以蝶衣的悲剧不仅仅是外因造成的，内

因更是导致他悲剧的直接因素。 是他自己打破不了自己的精

神枷锁，是他人戏不分，人活得太执着就容易迷失，分不清虚

实，这早就注定了他的人生只有绝望。

三、《霸王别姬》的悲剧性总结
一次次的悲惨遭遇逐渐使程蝶衣转变了性别意识， 最终

落入男女同一、人戏不分的境地。 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模糊了

理想与现实、舞台与人生、男与女、真与幻、生与死的界线，从

而使他的人生进入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梦幻世界之中。 偏执

性格导致“从一而终”的强烈意愿与不断变化的历史形成相互
抗击的困境，外来的种种的力量施与个体的身上，使其与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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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和理想俱灭。“虞姬怎么演，也都有个一死”，正是程蝶衣一
生悲剧的伏笔。 他偏执的性格使其一生不管朝代如何更迭，不

管世事如何纷扰都只是执着于艺术，他对人生理想是执着，但

这种执着却是偏执扭曲甚至病态的。 对于“不疯魔不成活”的

程蝶衣来说， 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在理想世界里的理想主义者

来说，他的生命中的两大支柱之———爱情、艺术都已毁灭，至

此他的命运也就滑入了悲剧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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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趣的有效展现。 综上所述，青花斗彩与综合装饰运用，以

丰富多彩的装饰形式极大地提高了陶瓷装饰对自然与生活的

表现力，丰富了陶瓷载体的视觉美感，在取悦审美者视觉感官

的同时，也表达出创作者的精神主旨、诉求、意韵。 无疑，青花

斗彩与综合装饰在运用中的每一次进步， 都贯穿着传承与创

新的过程。 传承是基础，创新是动力，两者相互作用，推动着陶

瓷艺术领域中的青花斗彩与综合装饰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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